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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安姓人家，有一支源於德州市北郊
的蘇祿東王墓。明朝建文四年（1402），燕
王朱棣贏得「靖難之役」，推翻了侄皇帝朱允
炆，自己當了皇帝，史稱明成祖。朱棣登基
後，改北平為「北京」，改年號為「永樂」。
朱棣登基不久，即派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據
說目的有三：一曰宣揚大明國威，二曰發展海
外貿易，三曰尋找建文皇帝。15世紀初，鄭
和率領的艦隊，從造船技術、艦隊規模、航海
水平都是史無前例的。鄭和七下西洋始於永樂
三年（1405），作為駐錨地之一的蘇祿國，位
於今菲律賓西南部的蘇祿群島之上。見識了鄭
和的強大艦隊之後，決意與明王朝建立朝貢關
係。
永樂十五年（1417），由蘇祿國東王巴都葛

叭哈刺率領，組成了340多人的友好使團，遠
渡重洋，沿京杭大運河至北京。東王此行，攜
帶了許多珍奇特產，向大明皇帝「進金縷表
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朱棣見東王
「恭順特達，聰明溫厚」，以國賓禮隆重接
待，並封東王為蘇祿國國王，「賜印誥、襲衣
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
差。」（《明史》卷三二五）蘇祿使團在華逗
留27天，東王辭歸時，朱棣又慷慨賞賜，蘇
祿國王十分感動，決心與中國世代友好。
當年9月13日，蘇祿使團從大運河乘舟南

歸，船隊到達德州以北，東王突患急症，不幸
殞歿。訃告到京，明成祖當即以東道國皇帝身
份，對東王家屬表示慰問，封東王長子都馬含
為蘇祿國東王回國繼位，並同意東王妃葛木

寧、次子溫哈剌、三子安都魯及侍從共10人留居中國，居喪3年。第二
年，明政府按親王規格在德州北郊為東王修建陵墓。明成祖並為之親撰碑
文，讚賞東王「邈居海嶠，心慕朝廷」，「聰明特達，超出等倫」；肯定
東王「航漲海，汛鯨波，不憚數萬里之遙」的訪華行程；高度評價其訪華
成果，「光榮被其家國，慶澤流於後人，名聲昭於史冊，永世而不磨」。
明清易代，雍正四年（1726），蘇祿國王遣使訪華，攜帶國書和禮品，
恢復了對中國的朝貢關係。雍正十三年（1735），蘇祿國王根據前東王八
代孫安汝奇、溫崇凱基於「本國遠隔重洋」，要求加入中國籍的請求，向
清政府提出申請。溫、安二姓入籍中國獲得批准，並「發給溫、安永久執
照」，「世世勿替」（《溫安家乘要錄》）。從此，蘇祿國東王的兩支後
裔溫、安二姓就以華籍菲裔的身份在德州安家落戶，他們聚居的北營村，
也成為一個具有菲律賓血統的小村落。
星移斗轉，物是人非。在此後將近600年的歲月中，由於改朝換代、兵

燹水火，蘇祿東王墓園已荒廢破敗，只剩下墳丘、御碑、翁仲、石獸等少
數遺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德州地方政府兩度整修，目前已形成包括
東王墓、稜恩殿、御碑亭、王子墓、清真寺和牌坊、神道在內的莊嚴肅
穆、佈局合理的陵園景區，成為我國僅見的兩座安葬外國國王的陵墓之一
（另一座是位於南京的渤泥國今稱文萊的國王墓）。
濟南到德州只有一小時車程，在職時沒時間，退休之際專程驅車參謁蘇
祿王墓。車從街口處的「蘇祿王御園」石坊下通過，向北不遠，有一座御
碑亭，方石基座，紅牆黃瓦，飛簷翹角。從欄杆外向裡望，御碑高大，螭
首龜趺，皇家氣象。不過，這卻是一個山寨版，離此不遠，神道東側南
端，略顯寒酸的「御碑樓」及鑲嵌在磚牆裡的石碑才是御碑的「原創」。
繞過御碑亭，向前又有一座牌坊，同樣是四柱三間，不同的是黃瓦紅柱，
牌坊正面匾額上書「芳名遠播」，北面匾額則為「聰慧永傳」。過了牌坊

就是神道了。
神道北端盡頭為稜恩門，此為蘇祿王墓正門。進得門來，正面的稜恩殿

為享殿，另有東西配殿。此行不巧，殿門緊閉，門前一條紅繩劃出禁區，
有警示曰：「瓦片跌落危險，請勿靠近」。抬頭看，大殿前簷確有一處殘
缺。院內逡巡一過，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所有楹聯均為篆書，字跡似乎
出於一人之手。怪不得一對青年情侶稱看不懂。正殿楹聯為：「層雲渺渺
魂南望，細雨瀟瀟水北流」，乃清人趙善慶《蘇祿國東王墓》詩中的兩
句。東配殿楹聯為：「數家井臼諸孫在，尚有春田雨後耕。」則是清人馮
廷槐的詩句，惜乎並不對仗，不合楹聯的規矩。西配殿的楹聯為：「七州
蕃部連秦界，萬里蠻君老漢城。」未查到出處，似乎更切合陵區主題。不
過，從御碑到楹聯，當時的中菲兩國雖然關係友好，但並非平等外交，而
是朝貢藩屬關係。
殿門不開，只好從窗欞向內窺視，正面牆上的蘇祿東王畫像，頭戴黑色

紗帽，身着紅色龍袍，身後兩名侍者，一副明王打扮，端得漢官威儀。兩
側四柱的對聯同為篆體，是趙善慶詩的前四句：「梯山航海朝丹闕，赤綬
金章拜鳳樓。生寄百蠻居化外，死歸萬里葬荒丘。」似乎有些悲涼之慨！
稜恩殿的背後，松柏掩映之下，有一座圓丘形古墓，這就是蘇祿東王墓

了。陵丘坐北朝南，圍以近一米高的石砌護牆，墓高4米，直徑16米。墓
前有石供桌、石香爐，墓碑上有龍飾，上書「故蘇祿國恭定王墓」，「恭
定」二字就是永樂皇帝賜予的封號。松柏森森，芳草萋萋。這位靜臥在異
國土地上的蘇祿國王，顯然不知道幾百年後波譎雲詭的中菲關係。
出門沿神道南行，兩側有文丞、武士、馬、羊、獅、虎等石雕各一對。

神道西側有一清真寺，坐西朝東，在一片民居中風格獨具，院內的禮拜
堂、望月樓、阿訇室等略顯陳舊。有史料稱，明廷因蘇祿王習俗與回族相
似，不僅專門為其後人建造了清真寺，而且從濟南歷城遷來三戶回民供其
役使。正因如此，作為蘇祿王後人的溫、安兩姓也是回族。神道東側，三
座圓形陵墓呈品字形佈局，最北端是王妃葛木寧墓，南端從東向西依次是
次子溫哈剌墓、三子安都魯墓。從形制到規模，都要比王墓差很多。而墓
地南側的碑廊裡陳列的碑刻，似乎與陵墓主題沒有多少關係。
由於歷史原因，蘇祿王在華後裔早已不限於德州北營村，周邊的京津冀

豫都有他們的後人。將近600年前締結的友誼，在最近幾十年裡，中菲兩
國官方和民間仍然往來頻繁，交往頻密。菲律賓駐華使節、蘇祿王室成員
和蘇祿省官員多次來到德州，瞻仰蘇祿王墓，尋訪其後裔。德州蘇祿東王
十八代孫安硯春、溫海軍也曾應邀訪問菲律賓，並受到時任菲律賓總統阿
羅約的親切接見。近年來，中菲關係遭遇波折，這與菲律賓現總統阿基諾
三世直接相關。儘管他也曾尋根中國，一母同胞尚有不肖之子，何況國際
關係！

老家有一片地，島狀，田野環繞，上有幾座墳塋和數棵茶樹，荒蕪多
年。
有一年春天，父親從鎮上買回幾十棵樹苗，說是桃樹，良種桃，結果

早，結果多，且果大。父親把桃樹苗種到了那座島上。於是，鄰居笑
稱：「荒島要變成桃花島了。」
桃樹長得很快。兩年後的早春，幾十棵桃樹齊刷刷地開花了，粉艷

艷，密匝匝，嬌滴滴，一朵，一束，一枝，一樹，一片，粉紅如雲，如
潮，如錦，芬香撲鼻。燦爛春陽下，那樣的美哦，那樣的醉人哦，如詩
似畫。荒島，真的成了桃花島。甚至連山村漆黑的夜，也變得明朗了，
因為桃花映着星光、月光，散發柔和光芒。村裡人來了，鄰村的人來
了，經過這裡的路人也來了，大家忍不住駐足觀看，走近聞聞，嗯，真
香，好美。鎮上婚紗攝影館的老闆，特意推出父親的桃花島作為攝影景
點，大受歡迎。浪漫的桃花，無限滿足了新人們的愛戀之心。
父親又在桃樹中砌了幾間房子，紅磚黑瓦，襯着粉的花、綠的葉，就

是一幅畫了。有遠道而來挑擔做生意的江湖客，智商偏低流浪在外的
人，父親便讓他們在房子裡歇腳或過夜，桃花的芳香伴着他們入睡。幾
年裡，曾在父親的桃花島過夜的陌生人有數十位。他們有的甚至在這裡
種菜、養雞，吃桃油，有位懂中醫的老先生，將桃油曬乾後剪成小顆
粒，配上別的藥，治好了一位村裡人的痢疾，還幫助幾位鄉人減緩了糖
尿病。可惜那位老先生只來了一個春夏便不曾再出現，似一個謎。
五六月桃子成熟，這些走南闖北走江湖的人幫父親摘桃，賣桃，極少

吃桃，他們知恩圖報，客氣謹慎。
父親的桃花島，成為遠近聞名的風景，甚至連我們村的地名，也被人

改成了桃花島。
可是，好景不長，不過四五年光景，桃花島上的桃樹，突然只開花不

結果了，漸漸地，甚至連花也不開了。父親着急，拚命施肥，以為是營
養不夠，可是來年桃樹還是老樣子，枝繁葉茂，但花果稀少。父親只好
去請教農業站的專家。專家笑着告訴父親，桃樹本來就果齡短，特別是
像父親栽的這種結果又早又多的品種，果齡更短。父親從農業站回來
後，很長一段時間不去桃花島了，有時遠遠地看着嘆氣，偶爾自言自
語：「開得太烈，結得太多了，長不了啊！」
之後，父親讓桃樹們閒置了幾年。有一年冬天，他終於戀戀不捨地挖

掉了它們，種下了竹子。
早幾年弟弟沒日沒夜地忙事業，突然有一天暈倒，被查出嚴重腎病，

一隻腎差點難逃被摘除的厄運。父親老淚縱橫，怎麼一定要像那些桃樹
那麼拚命那麼狠呢？日子要長長久久才好啊！
如今的桃花島，早已是葱蘢竹林。弟弟的身體也逐漸好轉。我們節假

日回家，父親總
是叮囑：「慢慢
來，慢慢來，日
子要長長久久才
好呀！」那片桃
樹，真是讓父親
心疼了，當然，
他更心疼我們，
他希望我們是竹
子而不是桃花，
四季常青，經年
葱茂。

每次看到有布爾喬亞情結的人，把茨菇形容成是一種帶有詩性
符號的蔬食，深具寧馨的女性意象之美，我就大搖其頭。而且我
猜測，這種對於茨菇的莫名好感，以及對其格調的高估，是從沈
從文先生那裡得來的。汪曾祺在《鹹菜茨菇湯》一文中提到，他
有一年到沈從文家拜年，師母張兆和炒了一盤茨菇肉片。沈先生
吃了兩片茨菇，說：「這個好！格比土豆高。」沈先生這種明顯
帶有情調消費的讚譽，使茨菇被標刻上了一種鑒賞趣味的高度，
並由此散發出經久不息的小資香氣。
可是，對於像我這種吃過茨菇苦頭的人，卻無法把曾經的苦難
體驗，轉化成為大眾歡呼的共同慶典。所以，即使我對沈從文先
生非常景仰，但是對茨菇一物，卻無法認同沈先生的觀點。因為
一提到茨菇，往事就像一張張舊膠片，被從記憶深處調了出來。
茨菇和蓮藕、菱角一樣，是一種水生植物，過去不少農民都在
水田的邊角處種植茨菇，屬於是因地制宜的巧妙利用。每年冬
天，天空開始飄灑霏霏冷雨之時，也就到了茨菇收穫的時候。而
在物流渠道不暢的年代，農產品基本上都是在產地周邊消化，收
穫期集中，一擁而上的茨菇，價格也因而極為便宜。賣者有時懶
得稱，就分成大小不等的一堆堆，整堆地賣。每當茨菇上市，我
家就會一次性買回一大堆，堆放在屋角，作為近一段時間的菜
餚。於是，苦難也就來臨了。
茨菇的樣子有點像荸薺，圓球狀的果實上有一根長芽，澱粉的
含量很高，煮熟後，有着薯類一樣的粉膩口感，吃法多為素炒，
抑或煮湯。但是，不論以何種形式烹煮，茨菇都有一股無法消解
的苦味。而這種苦，與苦瓜的清苦不同，也不似中藥的濃苦，就
是淡淡的，揮之不去，卻又無處不在，非心中有佛者，大抵都無

法忍受。如果是連着芽一起吃，則苦味更甚，然而悲催的是，以
前吃茨菇，沒幾戶人家是捨得把芽去掉的。這也使得過去的許多
孩子，聞茨菇之名便為之色變。
我有一次到一個朋友家裡做客，偶然聽他談及，其父昔日也經
常在茨菇上市時，一次買回一大堆的茨菇。由於無人問津，其父
只能施行專制手段，強行將茨菇推銷出去，規定在將茨菇吃完之
前，家人不准再買其它的菜餚。於是他們就變着法子，一再改換
烹飪方式，想要把茨菇做得略為好吃些，能夠盡快地將之解決
掉。在對茨菇進行了一次次口味試驗之後，他們總結出了一種做
茨菇的最佳方式：多放油，與葱蒜一道爆香，然後烹炒，茨菇也
就沒有那麼味苦澀口。為此，其父經常譏諷道：「今天的茨菇怎
這麼肥啊，能熬出這麼多油來？」
前些年的冬天，我與同學聚餐吃火鍋，一時心血來潮，買了幾
個茨菇，切成薄片作為火鍋燙菜。可是眾人一嚐之後，盡皆皺
眉。第二天我將剩下的茨菇，佐以牛肉，像燒土豆牛肉一樣，烹
煮得肉滑汁濃，想以此改變長久以來對茨菇持有的固有成見。然
而，我的努力並沒有絲毫的成效，我也由此對茨菇徹底地失去了
信心。
如果由我來定義，茨菇其實是一個衡量不同受眾小資趣味的標

杆。在過慣中產階級生活的人眼裡，它是一個可供駐足欣賞歲月
風景、展開心靈懷舊的文化符碼，承載着更為豐富的語義。而對
於諳歷世味，急於洗濯生活塵土的人，茨菇則是一個偽文化的生
動樣本，是經過意識形態全新包裝後的消費符號。如果套用托爾
斯泰的話說，喜歡吃茨菇的人，幸福程度大體相似；不喜歡吃茨
菇的人，則各有各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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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 菇
■青 絲

江南人一向對筍有着深厚的感情，並且
對筍的類別分得很細很清晰，如果以時令
劃分的話有冬筍和春筍兩大類。
冬筍係尚未出土的毛竹筍，長於毛竹鞭
上，尚未露出土面，筍體呈彎曲狀，兩頭
尖，筍籜緊裹筍肉，一般人是挖不着的，
得有經驗的竹農才能挖掘到。傳說有一年
蔣介石和宋美齡到宜興遊覽，一時興起到
竹園裡挖冬筍，其下屬讓竹農預先把挖到
的冬筍埋在指定的土下，宋美齡一挖一個
準，玩得非常開心，要不然，她哪有本事
挖得許多冬筍呢？這情狀與慈禧太后在頤
和園昆明湖釣魚，有人泅入水中，將魚掛
在太后的鈎子上相彷彿，都是典型的馬屁
精手段。
春筍指立春前後破土而出的筍，一場春

雨過後，竹園裡不可遏制冒出許多筍尖筍
芽，長得神速，一天一個樣，及時斫下便
成了人們餐桌上的美味時蔬。要不然筍很
快拔節就成了竹子。此所以有「雨後春
筍」的說法。江南人對於春筍可就講究
啦，總體分為毛筍和竹筍兩類，毛筍是毛
竹之筍，竹筍是尋常竹子之筍。要細分的
話，竹筍還可以根據竹子的品種分為數十
種，我們經常煮吃的就有哺雞筍和剛竹筍
等。
北方人統一把毛筍和竹筍稱之為竹筍。

也沒錯，都是竹子的筍芽嘛，遑論是什麼
竹子啦。可江南人把毛筍和竹筍嚴格區分
開來的，毛筍是毛筍、竹筍是竹筍，毫不
含糊。尤其是上海人，一概把毛筍視為另
類，基本是排斥不食的，他們只青睞竹
筍，理由是毛筍肉質粗糙，不好吃，並且

是「發」的。或云現在不是對一個「發」
字趨之若鶩麼？還有一種菜乾脆叫做「髮
菜」（諧「發財」音）。然而上海人認為
毛筍之「發」不是「發財」、「發家」的
「發」，而是「發病」的「發」，尤其會
發皮膚病，有些人臉上起紅點出疹子，就
歸咎於吃了毛筍。想想也是，毛筍萌動出
土，拔節生長勢不可擋，進了口腹說不定
也不會消停。聽老一輩說，從前河道裡運
毛筍的木船必得搖得飛快，還要鳴鑼示意
別的船隻讓路，一如現今汽車閃爍警燈和
拉響警報，一路上好不威風。不然的話，
不及時運達卸貨，船裡滿裝的筍還在長個
兒、拔節，其力度會把木船也撐破呢。此
說也許誇張了點，但毛筍的張力確是了
得，竹園裡竹鞭上出土探頭的筍會把壓着
的巨石也掀翻呢。不過，這裡我要為毛筍
正個名，毛筍為饌，其實營養相當豐富，
含有豐富的鈣磷鉀鈉和膳食纖維等元素，
具有滋陰涼血、和中潤腸、清熱化痰、利
尿通洩、通腸排便等功效。毛筍的肉質也
許不若竹筍細膩和鮮美，但其一股特殊的
香味是遠勝於竹筍的，只要食之有度，不
會「發」什麼毛病的，唯貪嘴過量，才會
引起腸胃病之類。有醫生說，春季裡因過
量食用毛筍而「發」腸胃病的病例確不少
見。
上海人春季裡吃醃篤鮮多取竹筍用之，

蘇錫常一帶的人們則大抵取毛筍用之，就
喜歡毛筍這一股特殊的香味，還有個原因
是因為毛筍較竹筍要廉價得多，個兒又肥
碩，肉頭足，食之過癮，於是這季節漫步
於大街小巷、居民小區，到處都氤氳着醃

篤鮮的氣息——主要是毛筍
的香味。筆者在生活實踐中
琢磨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
法，就是在煲醃篤鮮的時候
來個毛筍竹筍同時參與，取
毛筍的異香、竹筍的細膩，
兩者相得益彰；我還經常放
些時令的香萵苣，取其碧綠
的色澤和春天的清香；當然
除了鮮肉鹹肉（自製的風臘
肉），還有白糯的百葉結或
金黃的油豆腐，這一鍋醃篤
鮮啊，就融入了整個春天
啦，是不是可以稱之為「春
色滿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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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筍·竹筍
■吳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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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宮·登香港獅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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